                          （七十六）

李志强和肖淑芸各背着个包袱在路上走着。

李志强：“娘，你走累了吧，过了铁路就是山路了，我给你雇头驴骑着吧。”

肖淑芸：“你觉得娘老了吗？娘年轻的时候上坡下地，农活哪样都能干，只是这十多年天天围着锅台转，手上和腿上的本钱都少了，不过走这点路还能行。”

李志强：“这才走了十几里，过了铁路还有四十多里山路呢，娘肯定受不住。”

肖淑芸：“娘依你，过了铁路再说。行吧。”

娘俩继续向前走着。

皇协军副班长和一个士兵背着枪在铁路路口站岗。看着走来的李志强和肖淑芸，摘下枪端在手上：“老实过来，接受检查。”

李志强和肖淑芸走过来。李志强：“哟，是你两位老兄站岗啊，幸会，幸会。”

副班长：“是李兄弟啊，你这是？”

李志强：“哦，陪我母亲去石行村走个亲戚。”

副班长看李志强一眼，高声地：“良民证你拿好，走好了。”

李志强一怔，警觉地同肖淑芸过铁路。

小屋墙角跳出三个端着短枪的夜袭队员，枪口对着李志强和肖淑芸。

肖淑芸惊慌地看着三个人。李志强看着三个人：“你们这是……”

一个带队的队员：“我们看着兄弟你有些面熟，可一时想不起来，对不起，让我们检查检查。”

李志强：“两个老总都查过了，你们……”

带队队员：“他检查你了吗？这里让土八路来回走动都走成了大道，他们也没有查出一个八路来。我们还怀疑他们通八路，正对他们进行审查呢，你们就过来了。你是哪个村的？把良民证拿出来让我看看。”

李志强从怀里掏出良民证递过去。

带队队员接过良民证打开看着：“检查他们。”

李志强把包袱扔在地上：“检查吧。”两个队员蹲下身去扒着包袱检查。

李志强挥手一拳把看良民证的队员打倒在地，当时昏了过去。又连着两脚把蹲着的两个队员踢飞，一个倒地要爬起来，一个捂着裆部黄着脸在地上打滚，汗水流出来。

李志强过去踩住要爬起来队员的腰又踩下去，顺手夺下他手里的手枪，才放开脚：“起来。”

夜袭队员爬起来，惊恐地看着李志强。

肖淑芸看着一拳两脚就制服三个夜袭队员的李志强，脸上露着惊喜的笑容。

两上皇协军士兵用惊异的眼神看着发生在眼前的这一切。

李志强用枪指着队员：“去，把这两个给我捆起来。”

队员为难地：“大爷，没有绳子，用啥捆呀。”

皇协军士兵把一根绑腿带子递过来，李志强接过来抽出刀割成三断，给了队员两块：“把他们的手背到后面，捆上两个大拇指就行。”

队员先把昏死的队员翻过去捆上，再把在地上疼昏的队员捆上。

李志强用枪点着队员：“你，把手背过来。”把枪插在腰里。

队员听话地把手背过来让李志强捆上。

李志强检查了捆绑的结实程度，对皇协军士兵：“兄弟，给我端盆水来。”

皇协军士兵跑去把一盆冷水端来放在地上。

李志强向两个躺在地上的队员脸上洒着冷水，两人慢慢睁开眼。

李志强停住手：“起来，跟我走。”

两个队员跪在地上爬起来：“大爷，你要带我们去哪里？”

李志强：“带回根据地，交抗日民主政府审判你们。”

带队的队员：“你是县大队的李队长。李队长，你绕我们一次吧，俺们给你磕头了。”又跪下去。

李志强：“你认识我，咱们打过交道了？”

带队队员：“在南山里，我们遭到过你的伏击。”

李志强：“那么说，你参加了胡家峪村的大屠杀？”

带队队员：“那都是于队长于四海逼着俺们干的。”

李志强：“不管是谁逼你干的，你们为虎作伥，甘当日本鬼子的走狗杀害中国人，只要干了，就得承担罪责，起来，老实跟我走。若是跟我耍花招，你们今天死定了。走。”捡起地上的枪塞进包袱背在肩上，押着三人，和肖淑芸又上路走了。

山路上，三个被捆着的夜袭队员走在前面，李志强和肖淑芸走在后面。

有些累的肖淑芸吃力地赶路。李志强过来搀扶着向前走，与前面三人拉开了点距离。走在前面的两个队员向后看了看，又互相使个眼色，突然跳下一侧的山沟，连翻带滚地向山下跑去。另一个队员也跟着跑下山沟。

李志强放开肖淑芸，走到路边，看着三个逃跑的夜袭队员，拔出枪来打开保险，枪口指向了逃跑的三个人。连开三枪，三人都栽倒在地上不动了。

李志强过来搀着肖淑芸：“娘，咱走。”

娘俩顺大路向前慢慢地走去。

李志强搀扶着疲惫不堪的肖淑芸进许家的后院门口。

正在办公室门口的叶政委看见迎过来：“嫂子回来了，累坏了吧。志强一块回来的？”

李志强：“叶叔叔。”

叶政委：“快进屋歇歇。”对屋里喊：“老李，嫂子回来了。”拥着肖淑芸和李志强进屋。

叶政委陪肖淑芸和李志强进门。田参谋长把肖淑芸和李志强迎进屋。

肖淑芸进屋就坐在椅子上，捶打着双腿。

李显忠看到大笑着：“我们的女英雄也有累趴下的时候。”

肖淑芸瞥李显忠一眼带娇羞地：“人家快累死了，你还笑。”

田参谋长倒水放在肖淑芸面前：“嫂子喝碗水歇歇。”又给李志强一碗：“志强喝水。”

“田叔叔，我自己来。”李志强起身接过田参谋长递过来的碗：“谢谢田叔叔。”

李显忠对肖淑芸：“你走了这么些日子没有消息，我还认为你让汉奸们抓去了呢。后来军区发来电报，说日本特使在绣江县东阳镇遭袭被打死，我才知道你已经到达了三官镇，传达了命令。”

李志强：“县委李书记一是让我回来送娘，二是让我向专区首长汇报近期工作，领取新的工作指示。”

李显忠：“专区的吴书记和周专员到历山县开辟新工作区，没有在家，你就把情况向我们三人汇报一下吧。”坐回自己的办公桌前。叶政委和田参谋长也坐下。

肖淑芸放下碗站起身来：“你们谈工作，我到前面去准备晚饭，今日是小年，叶政委、田参谋长一块过去吃。”向外走。

叶政委：“你们一家吃团圆饭，我们就不打扰了吧。”

李显忠：“团圆饭人多了才热闹，一会一块过去吃。”

肖淑芸出门。

李志强：“我开始汇报。县大队……”

厨房里，肖淑芸切菜、做饭、烧火，一个人忙碌着。

远处和近处传来鞭炮声。

李志强汇报着：“县委确定的年前工作，就是安排县大队的一半队员到各村帮助训练民兵，提高民兵的战斗技能和素质，打牢村村联防的基础。一半的兵力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打击反扑的日军。大体工作就是这些。请首长们指示。”

天渐渐黑下来，屋里暗下来。张参谋把点好的灯送进来再出去。

李显忠：“老叶，我先说说，你和老田再补充。从志强汇报的县大队工作情况看，绣江县大队近期的工作成绩是巨大的，不仅恢复了三个镇以及各村的抗日政权和抗日武装，建立了民兵组织，还积极地消灭了占山多年的土匪和国民党残匪，截杀了日本与国民党勾结的特使，破坏了日伪合流的阴谋。又在恢复政权的区域里壮大武装力量，建立村村联防的防护体制，这对巩固抗日政权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也同意你们关于日伪力量已经大大削弱的估计，但是应该明确，这种敌我力量强弱的对比是暂时的，变化的，并不是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我们只是在局部的地域内、在一定的时间里占据了优势，在全国甚至是全省，抗日的力量还处在弱势里，距离我们攻城夺寨、占领县城、全面控制局势还很远，所以我们还不能采取盲目冒险的行动。”

叶政委：“我同意李团长的意见。你们县大队在北区活动，是插入敌人背后的一把尖刀，敌人对你们恨的要死，随时都想铲除你们，你们一定不能轻敌大意。”

田参谋长：“他们的军事工作做的很好，我没啥补充的了。”

李显忠：“许多的工作我们需要和吴书记、周专员商量了再作安排，这样过年后要召集县委书记和县大队长会议，工作上的事你们就按商定的办。天不早了，结束工作。走，过去吃饭去。”起来招呼着叶政委和田参谋长。

两人对视一眼，跟着李显忠出门。李志强跟着出门。

鞭炮一声声爆响着。

许仁元、李显忠招呼叶政委、田参谋长坐下，李志强帮着肖淑芸上酒菜。

许仁元见准备已毕，招呼着：“她李婶、志强，都过来坐，咱们吃团圆饭。”

肖淑芸过来坐下。李志强拿包袱给许仁元：“许大伯，这是翠萍给你老的东西，你看看。”

许仁元接过包袱：“这是给我捎的啥，咋这么沉。”向志强掂量着

李志强急忙又过来接过包袱：“我把两支枪放里面了。”把枪取出来，又把包袱递给许仁元：“在来的路上新缴获的，崭新的二十响，爹，你和田叔一人一支吧。”把枪递给李显忠和田参谋长。

李显忠和田参谋长接过枪。田参谋长端详着：“真是好枪。”

肖淑芸：“我们过铁路道口，被三个夜袭队员拦住了，志强先麻痹他们，趁他们不注意，一拳两脚就把三个家伙打趴下了，本来是准备带回来审问的，在山路上，那仨小子看我走不动志强搀着我走，认为机会来了，就跳下山沟要逃跑，结果都让志强给毙了。”

田参谋长：“志强好福气，走道也赶上立功发财的机会。”

叶政委赞许地：“这叫艺高人胆大。是吧志强。”

李志强腼腆地笑笑给众人满酒。

李显忠端起酒杯：“过年了，许老先生，我们敬你酒。”叶政委和田参谋长也端杯伸过手来。

许仁元急忙端起杯：“不，不，我敬八路军首长酒，同饮，同饮。”和三人一起饮下。李志强满酒。

李显忠看着肖淑芸脸上兴奋的样子：“看你高兴的样子，是有话要说，那就把你回去这几天遇到的高兴事说说吧。”

肖淑芸：“还真有高兴事。这次我不光完成了送信任务，还促成了三桩喜事。”

叶政委：“快说说，咱看能不能喝上喜酒。”众人都关注着肖淑芸。

肖淑芸：“我到了三官镇，显功就带着志强中队去执行任务了。严翠萍领我去了她家，翠萍她娘话里带话地说着翠萍和志强的事，我也不能装迷糊了，就答应下来，后来说的志强和翠萍也答应了。这不是一桩喜事吗？”

叶政委：“这是天大的喜事，老李当公爹了，来，咱共同喝酒祝贺。老李，干。”

许仁元、田参谋长也碰过杯来：“干。”四人饮下。

李志强害羞地：“娘，就你的嘴，存不住事。”

肖淑芸兴奋地斥责李志强：“我嘴里就是存不住事，咋了，我还是要说。在翠萍家吃完了饭，我们一起去看看为掩护李书记负伤的崔金凤主任。严嫂子在路上就对我说，李书记全家被国民党顽固派杀光了，崔主任丈夫为掩护李书记也被夜袭队折磨死了，两家都挺惨的，两人也都生活在痛苦之中，不如将两人撮合在一起，成为一家人，互相也有个照应。我觉得很合理，就留心了这件事。见到崔主任一看，嗨，也是一表人材，说话做事那可比我利索多了。几句话后我就冒昧地提出他们的事，谁知道一说崔主任就羞答答地同意了。我回到三官镇和李书记一说，李书记也同意。这事就撮合成了，他们年前还要办喜事呢。”

李显忠：“你帮助李书记解决了婚姻问题，嗯，这事该记一功。第三桩喜事呢？”

肖淑芸：“第三桩喜事就是咱那大龄的六兄弟了。翠萍和志强都说有人议论显功和于曼于区长有些意思，我和两人一说话，觉得其实两人就是互相敬佩，也有一些倾慕，可两人之间啥事都没有。我在回旺李村看四奶奶的路上探到显功的真实思想后，和于曼区长进行了交谈，翠萍帮着我把对显功有些倾心的于曼俘虏了，现在于曼已经成了显功的恋人了。不过，两人说要推迟婚期，到抗战胜利再说。”

李显忠惊奇地：“显功的婚事真成了？”

李志强：“真成了，我跟他们开玩笑，他们都认可了。”

李显忠端杯邀请着：“三喜临门，这酒该喝。志强，小子，我也祝贺你，一起干杯。”

叶政委积极响应着：“嫂子，你这是做的为造就和培养下一代打基础的工作，功劳不比攻下一个城镇差，又是喜酒，来，嫂子，端杯，一块喝！”

田参谋长已经满脸笑容地端杯站起来。

许仁元也高兴地端杯助兴：“喜事，喜事，喜酒千杯不醉人，喝。”

肖淑芸和李志强都端起杯。

                          （七十七）

李显忠、肖淑芸、李志强三人说话。

肖淑芸：“今晚上守着许先生我一提志强和翠萍的婚事，许先生脸色有些沉，很自然会想起凤茹，让老先生心酸了。可这毕竟是现实啊。”

李显忠长叹：“许先生能不想那是不可能的。但许先生胸怀还算宽广，虽然一时难过，可不会长久放在心上，他会面对现实的。”对李志强：“老人以前对你和凤茹寄托着一生的期望，你不能忘记老人的这番情谊，这样对老人是个安慰。”

李志强郑重地点点头。

李显忠：“你这次回来，李书记给你多长时间的假？”

肖淑芸接过话：“李书记说你和志强快二十年没在一起过年了，可以让他过了年回去。”
    李显忠：“不行，现在虽然形势好了一点，可是鬼子随时会出来袭扰和捣乱，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你的工作和战斗岗位在县大队，你这趟回来的任务已经完成，明天就返回县大队。家里我和你娘的一切都很好，不需要你挂念。你现在还年轻，要把精力放在工作上，放在打鬼子上。虽然你娘给你定了亲，翠萍也是个好孩子，我打心眼里赞成你们俩的婚事，但我不同意你们过早的谈婚论嫁，你们也不要私下做出出格的事，八路军是有纪律的，这你知道。你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当好合格的八路军战士，明白吗？”

肖淑芸：“这些大道理，志强都知道。志强回来才半天，你干啥这么严肃？”

李志强：“娘，爹说的都是对的。爹，你放心，我会照你嘱咐的做的，做一个合格的八路军战士。其实我离开中队，队里的事我真放心不下，我打算在家里最多待两三天，陪陪你二老，等二十六七赶回去，我还怕你二老骂我，现在有爹这个话，我就明天赶回去了。”

肖淑芸埋怨着李显忠：“孩子好不容易回来过个年，你还要给我撵他回去。我不放他走，看你能咋着。”

李显忠：“志强现在是八路军战士，自然要服从八路军部队的命令。淑芸，我要批评你了，志强仅仅是我们的孩子吗？他是我们的儿子，但他现在更是一名八路军战士，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如此艰苦的斗争条件下，我们的几万八路军战士都在浴血奋战，而我们的志强却在家里快乐地过年，那他是一个合格的八路军战士吗？你作为一个母亲留自己的孩子在家过年，那八路军战士千万个母亲都想留自己的孩子在家过年，那是一个啥样的情景？你想过吗？”

肖淑芸流着泪：“孩子，你爹说的对，是娘错了，按你爹说的做。”擦一把脸上的泪水：“只是，孩子，如果娘早回来几天，给你蒸些年糕给同志们带着吃，娘心里也好受些。让你空着手回去，让娘咋向同志们交待？你等着，娘出去看看谁家的花生多，给你买点炒上些，带给同志们。”擦着脸上的泪出门去。

第二天，李志强离开家，背着个袋子，大步地向回赶。到铁路道路口，见又是皇协军副班长和一个士兵站着岗。李志强走上前打着招呼：“老兄，咋又是你的班啊。”

副班长：“又轮上了。李兄弟咋回来的这么快啊？过年了，也不在家里过个团圆年？”

李志强：“我也有一帮弟兄，都不能回家过年，我那能轻闲地在家过年。”放下布袋：“两位兄弟过来，没啥好的，给兄弟们带了点花生，两位先来点。”打开布袋，给两个皇协军士兵每人一拱花生：“来，尝尝，尝尝。”

两士兵受宠若惊地接受着。皇协军副班长激动地：“李兄弟，你想着我们。”

李志强收着布袋，向两皇协军士兵作个辑：“快过年了，我给兄弟们拜个早年，祝明年咱们更愉快地合作。”提起布袋：“兄弟告辞了。”转身过铁路而去。

皇协军士兵剥个花生塞到嘴里：“看人家这当官的，回趟家给士兵带吃的。咱们当官的，哼，恨不得喝咱们的血。”

皇协军副班长：“你小子还是少说吧，揍还没挨够是吧。”

两人看左右无人，继续剥着花生吃着。

于曼带着严翠萍几个女同志在会议室布置着。主席台上方拉着“李玉昆、崔金凤同志结婚典礼”的大字横幅，又贴着剪纸花，布置的喜气洋洋。
晚上，几支蜡烛照亮了整个会议室，李玉昆、崔金凤的婚礼正在热烈地进行。

于曼为两人主持着婚礼。会议室里挤满了看热闹的县区干部和县大队队员。

陆枫也在人群中。两眼看着挥洒自如的于曼。

站在众人前面的李玉昆和崔金凤脸上洋溢着甜美幸福的笑容。

李显功、谷丰、赵春水、严大娘和严翠萍带着崔金凤的两个孩子坐在前面观看着婚礼进行。

于曼宣布着：“新婚典礼进行第三项，请新郎新娘自我介绍恋爱经过。请李书记先介绍。”观众们欢呼着，催促着。

李玉昆：“我们两人哪有啥恋爱经过。我就说说我对金凤同志的感想吧。金凤同志担任董家营村的妇女主任，在工作中接触过两次，我就知道这是个能干、勤奋的女同志。在鬼子扫荡中，县大队的许多伤员都经过金凤同志安排，得到治伤和疗养。我受伤住进董家营村，鬼子也跟进了董家营村，是金凤同志一家用生命掩护了我，金凤同志亲爱的丈夫周德贵同志为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金凤同志也受了伤。我伤好后去看她，每次都见她以坚韧的毅力锻炼自己的伤腿，每次给我的都是感动和敬佩，应该说，金凤同志一家对我恩重如山。我们结合在一起后，我将不遗余力地协助金凤同志把周德贵同志的遗孤扶养成人，继承革命事业。”

众人听了热烈地鼓起掌来。

崔金凤听着话，悲伤、痛苦、感动、幸福的心情交织在一起，泪水不断涌出。

于曼：“同志们，咱们听了李书记感慨万千的话也感动了吧。这就是咱们共产党人的人生观、爱情观和高风亮节。下面咱们听听崔金凤同志介绍恋爱经过。”

崔金凤撩起衣袖擦一下眼上的泪水：“俺就是一个庄户妇女，哪懂得啥叫恋爱呀。我走上革命道路后，看到县上区上的干部们奋不顾身地工作劲头，我就打心眼里佩服，也就学着他们的样子做，俺知道俺做的还不够。我和李书记的事，是严大婶给介绍的。和李书记走到一起，开始我是有顾虑的，认为我一个乡村妇女咋能配的上县上的领导，经过接触，觉得他还是很平易近人的，没有啥官架子，就像他常说的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不是官老爷，我才逐渐地接受了他。在这里我只表个态，就是全力支持他的工作，不让家务事缠住他，我也要在支持他工作的同时，做好领导交给我的工作，为打垮小鬼子做出我的贡献。”

又是一阵热烈地掌声。

于曼：“崔金凤同志说的让人好感动啊，今天吉日良辰，成就了一对革命的夫妻和美满的姻缘，让我们以热烈地掌声祝福他们。”

掌声又起，人群里的陆枫机械地鼓着掌，两眼的目光却不离开于曼。

院子里，李志强和四个队员站着岗，听着会议室里传出的一阵阵掌声和欢笑声，默默地祝福着。

婚礼继续进行着。

严翠萍推两个孩子上前给李玉昆和崔金凤送上两朵大红花。

李玉昆和崔金凤亲吻着两个孩子，眼中涌着激动的泪水。又是热烈地掌声。

掌声中两个孩子回到严大娘和翠萍中间。

于曼激动地：“场面太感人了。下面请李显功同志代表县委和县大队祝词。”

李显功站起来走过去，先和李玉昆、崔金凤握手表示祝贺，才转过身来：“同志们，今天，两个不幸的家庭结成了幸福的一家。两个家庭的不幸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驶造成的，这让我们更加痛恨日本鬼子的野蛮侵略，更加痛恨国民党顽固派的汉奸行径。又是抗日救国的伟大义举，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强大抗日阵营，让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奋斗的两颗赤诚的心结合在一起，结成了幸福的一家。让我们衷心地祝福他们婚姻美满幸福，志同道合白头到老，度过恩恩爱爱的一生。”又响起欢快地掌声。

于曼：“下面由新郎新娘给大家发喜花生。”

李玉昆、崔金凤两人提着袋子，一把把地给众人分着花生。

宿舍里，于曼放好了铺，洗着脚，准备休息，脸上依然洋溢着兴奋。

敲门声响。于曼：“谁呀？”

陆枫的声音传进来：“是我，陆枫。”

于曼脸色有变，用较生冷的口气：“我已经准备睡了，有事明天说吧。”

陆枫：“不是还没睡吗，我有事找你说。”

于曼擦干脚穿上鞋，把洗脚水放在一边，才开门让陆枫进来。

陆枫进来，随手把门掩上：“于曼。”

于曼：“有事你快说吧，已经过半夜了，休息不好，明天咋工作。”

陆枫：“于曼，我听说你要和李大队长建立恋爱关系了，是不是有这回事？”

于曼：“嘴是别人的，随人家咋说，耳朵是你自己的，听说不听说都在你。”

陆枫：“我是问你对这事是啥态度？于曼，咱们同学六年，又在一起工作战斗了两年多，你在我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让我每天脑子里都是你的影子，我觉得我也在你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了吧，我认为咱俩才应该成为一对恋人，可从啥时候开始你就移情别恋疏远我了呢？我是百思不得其解啊。”

于曼：“陆枫同志，我们是同学战友时间很长了，有可能会成为恋人将来结合生活在一起，但不是必然要结合生活在一起，我们都有自主选择恋人的权利。我从来没有对你产生过爱情，哪里来的移情别恋？陆枫，天下女人何其多，比我优秀的女孩子大有人在，你何必非要选择我呢。我今天明确地向你说，我已经答应了李大队长对我的求婚，已经确立了恋爱关系。咱们之间不可能再建立恋爱关系，可咱们永远是好朋友。”

陆枫：“不，于曼，这不是你的心里话，你还在考验我，我对你的感情是忠贞不渝的，你永远是我心目中的女神，我不会对你放弃的。李大队长除职务比我高外，其他没有能和我竞争的条件，你永远是属于我的。”

于曼：“陆枫，我希望你从幻想生活中走出来，面对现实。在感情这个问题上，咱们只能各走各的路了。天不早了，你也该早点回去休息了，明天还有大量的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做好工作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考虑的。”

陆枫无奈地摇着头离去。

                          （七十八）

年后初三，李玉昆和两个孩子围着小桌吃着饭。崔金凤收拾着床上的东西，把孩子和自己穿的衣服包起来。

李玉昆惊异地：“你不吃饭，包衣服干啥？”

崔金凤：“老李，今天初三了，年就算过去了，你也该开始工作了，我也得回村工作了，俺娘们住在这里影响你的工作，今天我就回董家营。以后咱们两头跑，你需要缝缝补补和换洗的衣服，我过来给你做。再是志强队长这几天天天带队巡逻，也没有到翠萍家去看看，我想咱们一块去，你在她家养伤住了半个月，严大婶可受了辛苦，咱也去谢谢她们。”

李玉昆：“这样也行，工作第一，家庭第二，你带着孩子不方便，我多去看你。今天我就陪你回去，一块去看严大婶。这事说起来还是你们女人想的细啊。”放下饭碗站起来：“你快吃饭，我去和大队长说一声，也找找志强和小严。”出去。

晚上，办公室里，李玉昆召集会议。李显功、谷丰、李志强、王三福、赵春水、陆枫等人参加。

李玉昆：“同志们，年已经过完了，新的工作也需要开始了。年前我们县大队的部分同志到各村，帮助健全民兵组织，对民兵进行军事训练，我们的武装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现在我正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啥时候收复沙集最为合适？收复回来后用啥办法加强沙集区的防卫力量，保护抗日民主政府和抗日干部群众的安全？沙集区的领导干部，县委已经研究决定，由赵春水同志任区委书记、区长、兼区小队的队长，陆枫同志担任副书记、副区长，董其文同志任区小队副队长兼指导员，主持区小队的工作，你们三人组成沙集区区委，开展全面工作，其他干部和工作人员由你们区委选拔安排。我同大队长、参谋长商量决定，区小队由春水中队直接转成，人数多了些更能提高防护能力，等沙集的武装力量发展起来了，再让一部分队员回归县大队。现在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啥时候收复沙集比较合适，请同志们发表意见。”

李显功：“沙集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沙集很容易收复回来，却难在坚守住。孙长印同志没有加入县大队前，领导的算是游击小队，遇到强大的敌人就撤到白镜湖里，所以没有遇到大的风险。加入县大队后，有了政权机构，有了工作人员，住地固定了，结果是在强大的敌人进攻中吃了亏，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琢磨琢磨。”

谷丰：“我们能不能根据沙集的条件，把区机关和区小队主力的驻地放到湖里，利用水上工具出入，沙集区的村庄都散落在湖边，远的距湖堤也只有四五里路，对湖里的情况都熟悉，住在湖里也不会耽误工作。当初孙长印同志就说过，咱们南面有山，他们这边有水，打游击各有各的优势，只是这个有利条件没有利用好，才在遇到敌人突袭时多次吃亏，最后吃了大亏。”

李玉昆：“是啊，孙长印同志是说过，湖里面港汊纵横，不熟悉路径的人进去就难转出来。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个优势，就是敌人来进攻，咱们也可以把他们引进湖里消灭。”

赵春水听着，记着。

李显功：“这事定下来了，夺取沙集镇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咱们明天做好准备，夜里行动，一举夺下沙集。”

李玉昆：“明天还是大队长在家坐阵，我和谷丰同志带春水中队过去，打下沙集后立即恢复抗日政权，建立民兵组织，扩大抗日武装，推动抗日活动的开展。”

强子从门外进来：“政委，大队长，专区派人来送信，现在门外。”

李玉昆：“快请进来。”

强子到门口把一个二十来岁穿着农民服装的人领进来。

来人上前敬礼：“政委、大队长，我是八路军四团的通信员，这是专区领导给你们的信。”将信递给李玉昆。

李玉昆握一下来人的手：“同志，你辛苦了。等我们看完了信给你回音。”接过信对强子：“带这位同志去吃点热饭。暖和暖和。”

强子带来人出去。李玉昆撕开信封掏出信念着：“‘李政委、李大队长：兹定于正月初七上午在上元村专区会议室召开各县县委书记、县长、县大队长会议，请安排好工作，按时参加。专区工委吴。’这是一个会议通知。这次会咋开的这么早？咱们刚才议的行动是不是推迟进行？”

李志强：“我回上元村时，专区是计划在年后召开工作会议的。”

李显功：“可能有紧急事项要布置，所以会议开的早。军事行动可以推迟进行。”

谷丰：“你们放心地去参加会，我带春水中队拿下沙集，做些准备工作，等政委回来了再赶过去进行后面的工作内容。”

李玉昆：“按说明天晚上行动，耽误不了开会，只是要做些开会的准备，参谋长带领着打下沙集也行，但打下来后要做好防备鬼子皇协军反扑的准备，决不能掉以轻心。”

谷丰：“请政委放心，我们一定圆满完成任务。”

强子带送信人进来。

李玉昆对送信人：“同志，请你向工委领导们复命，我们一定按时参加会议。”

夜晚的铁路道口，两个皇协军士兵端着枪在灯下站岗，走来走去的游动着。

黑暗中的远处传来脚步声，李志强和周老根的身影出现在灯光中。

两皇协军士兵端平了枪：“站住，半夜三更地咋还过路，慢慢地走过来。”

李志强和周老根走过来。一士兵：“噢，是李队……”

李志强急接：“对，对，是我，李八弟。今晚上是你二位老兄辛苦啊。”凑近老兵低声地：“今晚上我的十多个弟兄有事过路，你给行个方便，添麻烦了。”

老兵：“没说的。李兄弟，路上不太平，你们多加点小心。”

李志强一拱手：“谢了。”向远处的黑暗中招手。

李玉昆、李显功在七八个队员的前拥后护下过铁路。

李志强和周老根盯着两个士兵，两个士兵看着众人过路。

李志强又拱手告辞：“两位，谢了。”和周老根向黑暗中追去。

行进的队伍里，李志强对周老根：“老根叔，站岗的皇协军士兵说路上不太平，要咱们多加小心，以前过路他们从来没说过，是客气话，还是在提醒咱们。”

周老根：“客气话也好，提醒也好，咱们是小心没大错，千万不能大意。”

李志强：“我也是这么想的，大叔，你到前面开路，我再到后面布置一下。前后距离再拉大二十步。”

周老根：“我赶到前面去。”向前跑去。

李志强和两个队员、强子傍着李玉昆和李显功走着。

“啪”，一声枪响从后面传来。接着又是两枪。

李志强低声地：“政委、大队长，就地隐蔽不要动。”

六人立即伏在路边，察看着情况。

后面双方已经激烈地对射起来。前面也响起了枪声。左右两侧也有人打着枪向大路冲过来

中村、于四海和四个夜袭队员伏在地上，向前打着枪。

于四海高兴地：“土八路上钩了，已经进入了咱们的包围圈。弟兄们冲上去，抓土八路，皇军大大的有赏。”

中村：“狠狠地打，消灭土八路，有赏大大的。”

夜袭队员爬上土坎，打着枪匍匐着向前进。

枪声中于四海得意的高喊着：“八路弟兄们，李大队长、李政委，你们已经入了我的包围圈，插翅难飞了。你们想活命就投降吧，我也优待你们，顽抗可是只有死路一条啊。”

李志强向李显功：“大队长，咱们遇上了夜袭队，并且把咱们包围了。现在看前后打的激烈，左右稍弱，咱们就准备向东突出去。”

李显功再看看四周：“就向东突，先向西打，把敌人压制住再向东猛打猛冲冲出去。”

李志强对两个队员：“向外冲的时候我在前，你俩在后面，冲出去后你们截杀追赶的敌人。强子你照顾好李书记，你们都跟在我后面，咱们一块向外冲。”拔出双枪，打开保险，先向西面冲过来的夜袭队员开了火，队员也跟着射击。

西面向前冲的夜袭队员被打倒了两个，其他的急忙趴下来，向这边射击。

东面六个夜袭队员也打着枪冲过来，子弹打在六人的周围。

李志强回过身来，和李显功一起向冲近的六人开枪射击，又有两个被打倒，其他的都慌忙伏下来，寻找合适的隐蔽点，射击暂停下来。

李志强趁机喊一声：“快。”自己一跃而起，弯着腰端枪向前冲去。

李显功紧跟着李志强，手里端着驳壳枪，李书记也把手枪拿在手里，强子一手拿枪，一手扶着李玉昆，两个队员也端枪在手，六人向一侧运动着。

前面和后面已经打成一片，子弹乱飞。左右两侧夜袭队员也伏在地上射击着。

李志强领着五人，利用梯田的地堰向外运动着，距打枪的夜袭队员越来越近。

四个夜袭队员伏在地边的土坎下，向李志强等人原来隐蔽的地方开着火。

李志强突然从堰下站起来，双手开枪向夜袭队员一阵急促的射击，压住了对方的火力，带着五人边开枪边快速的顺土堰向右前方冲去。冲出了包围圈。

这边强大的火力又引来了夜袭队向这边射击的子弹。土坎下五六个夜袭队员开始向这边射击并追过来，子弹追着六人跑。

李志强：“强子，你跟着政委和大队长向东南方向撤，我阻挡他们一阵，也掩护周大叔他们撤出来。”和两个队员停下来。

李显功：“志强，老根他们过来后你们也赶快撤，不要恋战。”提着枪和李玉昆两人向前走去。

李志强三人转移着位置，又利用一个较大的坟头伏下来。

五六个夜袭队员打着枪追过来，李志强双手发枪，打倒了两个，其余的趴在地上向这边射击。

前后截击的夜袭队员打着枪向这边冲过来。

夜袭队员后面传来于四海的声音：“追，快追，不能放跑一个土八路。土八路的头就在里面，抓住了皇军大大的有赏，弟兄们，打。”

周老根和一个队员来到李志强身边伏下：“队长，夜袭队全体出动了，我们在前面，听到后面枪声我们就警惕了，有十来个夜袭队员堵住了去路，夜袭队的战术是前后夹击，两侧接应，他们没想到你们先按兵不动，再悄悄接近。我们那边双方对打中，三勇子牺牲了，小王挂了点小彩，俺俩撤回来了。”

李志强：“后卫的四人没动静，看夜袭队攻过来的架势，他们可能已经牺牲了。周大叔，政委大队长向东南方向撤了，你和小王追上去保护他们，俺仨再对付他一阵，然后摆脱开夜袭队去追你们。”

周老根推起李志强：“队长，这里还是我来，你去保护政委和大队长。我只和他们交手一个回合，让他知道一下厉害就走。”

李志强爬起身：“不要恋战，我在前面等你。”和小王离开。

周老根：“准备手榴弹，让他们尝尝铁家伙。”三人把手榴弹拿出来，打开后盖，看着慢慢上来的夜袭队员。

